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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举成都话中的俗语词２４例，通过比较方

言语音共时差异和历时差异的方法，根据语音对应规

律，找出方言 “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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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众多，词语千差万别，理解它们有两点很重要。其

一，语言／方言的继承性很强，方言中的词语，一般都不是今天

才产生的，通常有很长的历史。方言词语通过音和义来传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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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伴行的文字，一部分由于年代久远而失传，一部分则是因为

方言词多有 “只说不写”的特点而失传。这就形成一部分方言词

有音义而不知 “本字”的情况。其二，汉语方言之间的联系很

强，说到底，汉语各方言原是一家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分成了很

多支脉，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仍有密切的联系，在语音上形成对

应关系。这就是语言学上所说的 “谱系树”理论。从今天来看，

方言词语的这种历史联系常常被遮蔽了，让我们看不见、理还

乱。常见的干扰因素有语音的变化、词义的改变和文字的废替等

等，尤其是语音的改变，使我们不认识历史上早就有这些词。我

们常遇到方言中的一些词语，音和义都很清楚，但是不知道字该

是怎么写。这通常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可按词语的音和义在字书词典中正确地查到的一部分

字。这些是音和义都保留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字词。只是书

面语不常用，我们不知本字的写法。依音和义去查字典词书，可

以解决。例如：成都话 “把中药 ［ｐｉ　２］出来”，查 《汉语大词

典》：“滗 （滗，滗）ｂì，挡住渣滓把液体倒出来。”又例如：成

都话 “衣服破了个口子，把它 ［ｌｉａｏ１］起来”，查 《汉语大词

典》：“敹ｌｉｏ，缝缀；缝合。”章炳麟 《新方言·释器》：“凡非

绽裂而粗率缝之亦曰敹。”这个字的声调是阳平调第二声，而口

语中 ［ｌｉａｏ１］是阴平调一声，从语音规律可知，来母 ［ｌ－］读阴

平是个别例外的情况。这个词的音义与 “敹”是符合的，所以我

们可以肯定是这个字。只是对于那些比较生僻的字，要用大型词

书，耐心去对比音义，往往可以找到。

第二，按词语的音义，在字书词典中根本查不到对应的词

字。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古代字典词书失收这个词。二是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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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找到这个词的音义发展线索，不知它是从何变来的，所以找不

到它原来的形式。例如成都菜肴名 “鸡 ［ｘａ１］豆腐”，第二音节

［ｘａ１］是 “刨 ［ｐｈａｏ２］”的意思。此菜简单可口：油盐已热，大

块豆腐下锅，乱铲刨烂，撒上葱花即成。［ｘａ１］究竟原是哪一字

呢？从语音演变规律，成都话的 ［ｘａ１］应在中古音麻韵开口清

声晓母字。（成都话入归阳平，所以可不考虑入声韵的字。）可是

在 《广韵》和 《集韵》中都找不到语音相应的字。这个 ［ｘａ１］

可能是从 “薅 ［ｘａｏ１］”变来的，在语流音变中，异化失去了元

音韵尾。成都话有 “薅刨”，指手不停地往自己跟前扒，与 “鸡

［ｘａ１］豆腐”的 ［ｘａ１］同义。总之，从来就没有这个词的情况

是很少的，除非这个词是从别的语言外借而来的。方言词语的音

不会无规则地变化。

第三，词语的语音在方言中起了变化，不能按语音在字典词

书中正确地查到本字。这是因为我们的字典词书是按现代普通话

语音编写的，方言词语不收或收得很少。少数的方言编有方言词

典，但往往用同音字代替方言词语的本字，查到这个词也不知本

字为何，同音替代字的特点是在意义上讲不通。例如：成都话

“告一下”，指试一下的意思，词典也这样写［１］，意义上不通，显

然只是一个同音替代字。方言的语音变化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

从方言词语与历史语音的语音对应规律，或者与普通话和其它方

言的语音对应规律中找到方言的本字［２］。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

基础的，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方言。找出方言词与历史语音的对

应关系，或者同别的方言的词语的语音对应关系，这就是我们找

出语音有变化的方言本字的方法。

这第三种情况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所谓 “方言本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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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词源，一般是唐宋时期 《广韵》或 《集韵》里面的字。这是因

为这两部字典收字多，而且注音释义清楚，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

分辨词对应关系。特别是两书中的反切注音，除去了一般古文献

中字音不明的缺点。词义的对应可宽，因为词义历经千年可有引

伸。词音的对应则必严格，声、韵、调的对应一项都不能少，因

为词音的演变是依循汉语语音规律的。少数不合规律的地方，必

须说明特殊的原因，否则应当存疑。以上就是方言考本字的原

则［３］。本文以成都话方言词为例。成都话属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成

渝话小片 （即湖广话）。成都话与普通话语音的主要区别是：成

都话所有翘舌声母读平舌音，部分鼻音声母 （ｎ－）与边音声母

（ｌ－）相混；成都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古入

声字大部归入阳平调 （第二调）；普通话韵母－ｉｎｇ、－ｅｎｇ成都话

为－ｉｎ、－ｅｎ。其余还有一些次要的区别，暂略。本文例字，除引

用现代词书字典的例子用汉语拼音而外，其他方言例字一律用国

际音标标音，外加 “［］”。圆括号中的字表示替代本字的临时暂

用的同音字。

下面的２４例成都话词语，方言的语音虽然有了变化，但是

根据纵向的历史语音关系或横向的方言语音对比，仍能确定其本

字。前２１例是与中古音或不同方言音的比较，后３例涉及上古

汉语音。没有任何一个词是没有历史来源的。如果有，那是我们

还没有找到它的历史来源。

１．把手 （老） ［ｌａｕ３］高点儿　成都话 ［ｌａｕ３］，向上举起，

本字当是 “撩”。《汉语大词典》：ｌｉāｏ　１．掀起；揭起。金董解元

《西厢记诸宫调》卷一：“手撩着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义同，

音不同。《广韵》“撩，卢鸟切”。汉语语音史中，三等字的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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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是中古以后增生的，则 “撩 ［ｌａｕ３］”音源自古音，意为向上

举起。《说文解字》“撩，理也”（洛萧切），另一音义。

同声符字音类推：与下三字声、韵、调俱同。（词例见 《汉

语大词典》）

（１）潦 ［ｌａｕ３］，《广韵》卢皓切。雨水大貌。亦指雨后的大

水。《礼记·曲礼上》：“水潦降，不献鱼鳖。”

（２）僚 ［ｌａｕ３］，《集韵》鲁皓切。魏晋以来对分布于今四川、

陕西、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四川俗语 “乡巴老”

之 “［ｌａｕ３］”，当是此字。

（３） “嫽嫽” ［ｌａｕ３　ｌａｕ３］，后写作 “姥姥”，北方话外婆之

称。

２．（母母）［ｍｕ３　ｍｕ２］　成都话对中老年妇女称 “母母”，

例如 “刘母母”、“张母母”。本字当是 “姥”。姥，《广韵》莫补

切，上声姥韵。古义有 “老妇的通称。”《晋书·王羲之传》：“会

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疑 《红楼梦》中 “刘姥姥”当音

“刘母母”。“姥姥”［ｌａｕ３　ｌａｕ３］，本作 “嫽嫽”，乃是北方话外婆

之称，岂有地位尊荣的贾府上下皆称一村妪为 “外婆”之理？称

“姥姥”［ｍｕ３　ｍｕ３］，则为老妇通称，合于情理。

３．（高）笋　即茭笋，即北方人口语中之 “茭白”。老成都

话 “茭笋”音读 “高笋”。茭，《广韵》古肴切。肴韵二等字。西

南官话见系二等字，多不腭化，即 ［ｋ－、ｋｈ－、ｘ－］在细音前不

变为 ［ｔ－、ｔｈ－、－］，这是一条语音规律，四川话以读 “鞋”为

“孩 ［ｘａｉ　２］”为人所熟知。以下五条词语的成都话读音，也都是

这条规律造成的现象。

４． （告） ［ｋａｕ４］一下　成都话即 “试一下”。本字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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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广韵·效韵》“古孝切”。古有 “较量，比试本领／抗衡、

较量”义。“告一下”即 “较一下”。“较”效韵见母 ［ｋ－］二等

字，老成都话声母不腭化，语音规律同上。

５．把钟 （告）［ｋａｕ４］准　本字当为 “校”，《广韵·效韵》

“古孝切”。古有 “计数，查点”义。成都话 “把钟告准”，即

“把钟校准”。“校”效韵见母 ［ｋ－］二等字，老成都话声母不腭

化，语音规律同上。

６． （告）花子 ［ｋａｕ４　ｘｕａ１　ｔｓ］　字当为 “教化子”，即乞

丐。 “教化”是教人施舍之意，即行乞，又指行乞的人。 “教”

《广韵·效韵》“古孝切”，效韵见母 ［ｋ－］二等字，老成都话声

母不腭化，语音规律同上。第二个字 “化”字去声，紧接前一个

去声字 “教”之后，变调为阴平，所以读音为 ［ｘｕａ１］（花）。

７．地 （告） ［ｋａｕ４］　成都话 “地告”即地窖，又有 “老

告”（称酒），即老窖；又把 “窖藏”叫做 “告藏”。 “窖” 《广

韵·效韵》“古孝切”，老成都话声母不腭化，语音规律同上。

８．睡 （告告） ［ｋａｕ４　ｋａｕ１］　老成都话 “睡觉 ［ｋａｕ４］”即

睡觉，今还保存在对小孩语中，后一 “觉”字叠音变为阴平调。

“觉”《广韵·效韵》“古孝切”，老成都话声母不腭化，语音规律

同上。

又，“敲门”成都话说 “［ｋｈａｕ１］门”，“咬一口”成都话说

“［ａｕ３］一口”， “解开”、 “解刀”成都话说 “［ｋａｉ　３］开”、

“［ｋａｉ　３］刀”，“阶沿边”成都话说 “［ｋａｉ　１］沿边”（误以为是

“街沿边”），也都是西南官话见系二等字不腭化的现象。不过这

些字的旧读音离我们还不太远，人们还分得清旧读的字的本来的

写法。而上面的那些字就因为时间久远，就只知音义，不知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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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了。其实，都是同类的方言口语词语音滞后现象。我们这一

代人，对 “阶级斗争”这个词有很深的印象，这个词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成都话的读音是 ［ｋａｉ　１　ｔｉｅ２　ｔｕ４　ｔｓｎｇ１］，“阶级”两个

字的读音今天成都话已经变为 ［ｔｉａｉ　１　ｔｉ　２］或者 ［ｔｉｅ１　ｔｉ　２］，

“阶”字声母由原来的 ［ｋ－］变成了腭化的 ［ｔ－］，韵母也向普通

话靠拢了。

９．（彭彭）［ｐｈｅｎ１］椅　彭读阴平声，指有靠背的椅子。本

字当为 “凭凭椅”。凭，《广韵》扶冰切，平声蒸韵并母。上古即

有 “靠着”义。中古音 ［ｂ］平声，西南方言变为 ［ｐｈｎ１］，

阴平送气，本当为阳平送气 （客赣方言影响？）。成都话和南路话

同音 ［ｐｈｎ１］。四川泸州话 ［ｐｈｏｎｇ１　ｐｈｏｎｇ１］椅，渠县话 “不

要 ［ｐｈｏｎｇ１］在墙上”，曾摄舒声韵字读如通摄。

１０．（板）［ｐａｎ３］命　又作 “［ ］命”［１］。成都话义为 “全

力挣扎”，字当为 “拚命”。拚，《广韵·桓韵》“拌，弃也，俗作

拚。普官切。”《广韵·缓韵》“拌，弃也，又音潘。”蒲旱切，上

声并母。今读 ［ｐａｎ３］，仍是上声。豁出去；舍弃不顾。五代牛

峤 《菩萨蛮》词： “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汉语大词典）

上句末字用仄声。后来写作 “拼”，遂误读作 ［ｐｉｎ１］。

“拼 ［ｐｉｎ１］”是另一词，是 “拼合”之义，“武松定睛看时，

却是两个人，把虎皮缝做衣裳，紧紧拼在身上。”（《水浒传》第

二回）与 “拚 ［ｐａｎ３］”音义皆不同。

１１． （拌） ［ｐａｎ４］东西［１］　成都话指故意摔坏物品。例：

“我要把这个碗 ［ｐａｎ４］了！”“我要把这个手表 ［ｐａｎ４］了！”古

有此词，字作 “拌”。《方言》第十：“拌，弃也。楚凡挥弃物谓

之拌。” 《广韵·缓韵》 “拌，弃也，蒲旱切，又音潘。”上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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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浊上变去，今成都话读 ［ｐａｎ４］，声韵调俱合。顺便提一下，

今天成都话在内的湖广话，就是楚语之后，因为它是湖广移民带

到四川来的［５］。

１２． （窘）［ｔｉｏ１］起屁股　成都话意为 “把腰身弯起”。

“［ｔｉｏ１］”就是 “躬”。《广韵·东韵》：“躬，居戎切。”东韵三

等见母平声，当音 “［ｔｉｏ１］”，文读 ［ｋｏ１］声母不腭化，且脱

去 ［－ｉ－］介音。成都话白读音保留了三等字的读法。

１３．惊 （呜）呐喊　成都话指人大呼小叫，有大惊小怪的意

思。第二个字 “呜”意义不明。这与成都话的语音特点有关。本

字当作 “惊呼呐喊”［ｔｉｎ１　ｆｕ１　ｌａ２　ｘａｎ３］，“呼”成都话音 ［ｆｕ１］，

当 ［ｆ－］处在前后音节的元音之间，发生清辅音浊化，而成为

［ｖｕ１］（成都话音同呜），音变为 ［ｔｉｎ１　ｖｕ１　ｌａ２　ｘａｎ３］。

１４．饭 （蒲）［ｐｈｕ２］了　 ［ｐｈｕ２］成都话指米饭或汤沸腾溢

出。《汉语大词典》作 “潽”，音 ［ｐｕ１］。非本字。《说文解字·

部》： “ ，吹声沸也。从 孛声。蒲没切。”段玉裁校作 “炊

（沸）溢也。”段注：“今江苏俗谓火盛水 （沸）溢出为铺

出， 之转语也，正当作 字。”依据 “蒲没切”，并母没韵入

声，成都话当音 ［ｐｕ２］，声调入归阳平，声母当不送气，例外地

读了送气音。

１５．（秋） ［ｔｈｉｕ１］腊肉　 《四川方言词典》作 “煍”［１］，

此字 《玉篇》子了切，今音 ［ｔｉａｏ３］，变色的意思，音义不合。

成都话指冬天熏制过年的腌肉，不说 “熏”而说 “（秋）”。此词

还真与 “秋”字有一点关系。“秋”字原有二体，一作 “秌”，一

作 “ ”。“ ”，从禾，声符为 “ ”。“ ”《说文解字》说解为

“灼龟不兆也”，意为占卜时烧灼龟売没有出现裂纹。这里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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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ｔｈｉｕ１］（秋字声符，上古音幽部，中古音转入宵韵），

意为用微火烧。与今成都话烟熏之 ［ｔｈｉｕ１］音义合，若为本

字，则此词源远流长。 《广韵》有 “煪”字，火烧貌，自秋切，

音 ［ｔｈｉｕ２］，义近而声调不合，应为同源词。

１６．（戳）［ｔｓｈｏ２］脱　成都话指某个有价值的东西毁掉了。

例如： “这一摔下去，花瓶就 ［ｔｓｈｏ２］脱了。”有人把字写作

“蹉跎”，误。 “蹉跎 ［ｔｓｈｕｏ１　ｔｕｏ２］”意为光阴虚度，音义皆不

合。本字当为 “出脱”，即报销了。“出”的字音需要解释：“出”

成都话音 ［ｔｓｈｕ２］，为何这里音 ［ｔｓｈｏ２］？成都话语音有南路话

底层［４］，“出”入声字，南路话音 ［ｔｓｈｏ５］，老成都话音 ［ｔｓｈｏ２］，

只是变了声调为阳平，今三瓦窑、石羊场等地操老成都话的人说

“出去”，音 ［ｔｓｈｏ２　ｔｉｅ４］。 “出”字的老成都话音固定在 “出

［ｔｓｈｏ２］脱”里面，形成一个保留旧音的特殊词。同理，“（戳）

笨”、“（戳）拐”，本字应当是 “出笨”、“出拐”。

１７．笨 （戳戳）［ｔｓｈｏ２～］　成都话指人笨手笨脚的。本字

当为 “笨拙拙”。 “拙”字在老成都话中音 ［ｔｓｈｏ２］。例如： “这

人手艺拙 ［ｔｓｈｏ２］。” “拙 ［ｔｓｈｏ２］”字的老成都话音固定在 “笨

拙拙”里面，也形成一个保留旧音的特殊词。

１８．地 （阵）　老成都话把地板叫 “地阵”。 《四川方言词

典》作 “地阵板”［１］。本字当为 “枕 ［ｔｓｎ４］”，与 “阵”同音，

即垫在地上的枕木，后来叫 “地板”。“枕”《广韵》有去声一读，

之任切，义为卧、垫。地枕，即垫在地上的木头。

１９．这个东西很 （孬）［ｐｈｉｅ４］　成都话 ［ｐｈｉｅ４］指物品质

量差或人品德不好。人们把这个字写作 “孬”，误，这只是同义

替代的训读。“孬”音 ［ｎａｏ１］，与 ［ｐｈｉｅ４］声、韵、调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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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音变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词，同义词替代写成了同一个

字。成都话 ［ｐｈｉｅ４］本字当作 “敝”， 《广韵》毗祭切，去声祭

韵并母，意为破烂、破旧，老成都话音 ［ｐｈｉｅ４］，浊母仄声读送

气，又见本文例 １４。成语 “敝帚自珍”，老成都话音 “敝

［ｐｈｉｅ４］帚自珍”。

２０．干 （西儿）［ｉｒ１］　成都话指这个人很瘦。如果某物

很不结实，也说 “（西儿）”。例如：“这把椅子好 （西儿）哦。”

很长时间想不出这个本字。四川理工学院的杨锦芬老师告诉我，

云南昆明西郊安宁地方，把事物薄弱叫做 “枵薄”，保存古代汉

语词 “枵”。我才恍然大悟，成都话中的 “（西儿）”，是 “枵”字

的儿化音。“枵” 《广韵·宵韵》许娇切， 《汉语大词典》： “枵

ｘｉāｏ，丝缕纤维稀疏而轻薄。”引申为一切的轻薄。成都话和昆

明地区话，都是西南官话，有此联系是合理的。“枵”字如此的

文言味儿，很少有人写它，加以儿化音变，久而久之便不知是哪

个字了。

２１．干 （绍）［ｓａｕ４］　成都话指干燥。例如：“这个地方通

风、敞亮，还 干 （绍）。”这 个 本 字 就 是 “燥”。普 通 话 读

［ｔｓａｕ４］， 《广韵》 “苏老切”，心母上声，不切合，可能是受

“躁”字音的影响。成都话音来自 《集韵》“燥，先到切”，心母

去声，正切合音 ［ｓａｕ４］。

２２．（爬／趴扑） ［ｐｈａ３　ｐｈｕ２］　成都话指摔倒在地。例如：

“这娃儿绊了一个大 （爬扑）。”本字当是 “匍匐”。匍匐，上古音

［＊ｂａａ＊ｂ］
［６］，中古音 ［ｂｏ　ｂｉｕｋ］，普通话音 ［ｐｈｕ２　ｆｕ２］。根

据语音演变的阶段来推定［７］， “匍 ［ｐｈａ２］”就是 “爬”的古字，

韵还滞留在上古音阶段，浊声母平声变了阳平调送气音，北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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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音多如此，成都话为上声，可能是 《广韵》失收上声一音；

成都话 “匐 （扑）”［ｐｈｕ２］字则有点不同，三等字屋韵字没有轻

唇化，仄声字浊声母当不送气却变了送气音。成都话浊母仄声读

送气，又见本文例１４、１９。至于韵尾失落、入归阳平则是西南

官话的普遍规律。成都话摔倒又说 “扑爬 ［ｐｈｕ２　ｐｈａ２］”，例如

“扑爬 （跟）斗儿”，这是 “匍匐” ［ｐｈａ２　ｐｈｕ２］二字的颠倒。又

把俯卧说成 “扑 ［ｐｈｕ２］”，例如伏在桌子上说成 “扑在桌子上”，

这是 “匐”字单用。

２３．（哦呵） ［ｏ２　ｘｏ１］　成都话感叹词，表示失望或坏了

事。《四川方言词典》作 “哦嗬”［１］。此词与古代汉语感叹词 “呜

呼”有继承关系。“呜呼”从古到今语音演变的三阶段是：上古

音 ［＊ａ＊ｘａ］［６］，中古音 ［ｏ　ｘｏ］ （平声），普通话音 ［ｕ１　ｘｕ１］。

这是元音逐渐后高化的过程。成都话有 ［ｏ２　ｘｏ１］、 ［ｏ３　ｘｏ４］等

音，成都话的这个词还滞留在中古汉语音阶段，只是声调随语调

而变，不稳定。

２４．（海吔）［ｘａｉ　３　ｊｉ］　成都话叹词 （第二字轻声），表示

多或好，意外地惊喜。本字可能为 《史记》中著名的 “伙颐”的

继承。伙ｈｕǒ， 《说文解字·多部》： “伙，齐谓多为伙。”呼果

切。颐ｙí，《广韵》与之切。本指下巴，这里是语气词。《史记·

陈涉世家》：“见殿屋帷帐，客曰： ‘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

司马贞索隐：“服虔云： ‘楚人谓多为伙。’按：又言 ‘颐’者，

助声之辞也。谓涉为王，宫殿帷帐，庶物伙多，惊而伟之，故称

伙颐也。”

伙 （呼果切）颐，上古音＊ｑｈｏｏｌ＊ｌ［６］，中古音ｈｕ：ｊｉ，

普通话ｘｕｏ３　ｉ　２。与成都话 “海吔”［ｘａｉ　３　ｊｉ］的意义相当，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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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在大约相当于中古音阶段［４］，伙颐 ［ｈｕ：ｊｉ］，第一音节失

去－ｕ－介音，由于连下读产生韵尾－ｉ，变成 ［ｘａｉ　３　ｊｉ］。此外，这

也一个 “楚语”的传承到湖广话的例子［４］，参见例１１ “（拌）东

西”。四川南路话中，这个词音 “哈吔” ［ｘａ３　ｊｉｅ］ （例如崇州

话），第一个音节没有产生韵尾－ｉ，相比之下语音更早。所以，

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自来远矣［５］。

本文前面２１例方言本字考察，时间在唐宋，材料主要是

《广韵》、 《集韵》和同时的材料，方言考本字的方法趋于成熟，

结果是可判断的。而后３例的方言本字探索，进入了上古时期。

考察时代更久远的词汇来源，方法和材料都不同，涉及汉语上古

音，变化更多，疑难也更多，应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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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ｐｅｅ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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